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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能写汉诗的蒙古族诗人多如过江

之鲫，女性诗人较之前朝虽有较大发展，然而人

数依旧不多，因此，她们的创作也就格外引人注

目。《八旗艺文编目》收录女性作家52位，其中蒙

古族女诗人有4位，分别是那逊兰保、熙春、博

尔济吉特氏（名不详）、成堃。作为唯一有诗集传

世的女诗人，那逊兰保及其创作，显得弥足珍贵。

虽然此前已有多篇论文对她的文学创作进行研

究，但就其家族文学传承和诗歌中对唐诗的接受

方面尚有很多可议之处，本文愿在此进行讨论。

一

那逊兰保（1801—1873），字莲友，博尔济吉

特氏，祖居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

为漠北喀尔喀部落首领之一，后归依清廷受封，

故其自署“喀尔喀部女史”。那逊兰保4岁随父入

京，7岁入家塾，师从著有《冰雪堂诗稿》的名儒

陈延芳之女归真道人。早慧的那逊兰保在成长

中，受到擅诗的外祖母金墀的影响很大，所以她

12岁即工吟咏，15岁就通经义，17岁嫁满洲宗室

副都统御史恒恩后继续诗歌创作。终其一生，可

谓雍容华贵。因此，李慈铭在其诗序中称其为“和

林贵种，瀚海名家。毓秀璇枝，远承薛禅之帝，绍

封珪叶，代袭名号之王”［1］，后人称那逊兰保为蒙

古族的易安居士。

那逊兰保著有《芸香馆遗诗》上下两卷，共存

诗91首。作品系由其子，时任国子监祭酒的著名

学者盛昱搜集整理并刻印的。盛昱在诗“跋”中说

其母“家务之暇，不废吟咏，所作已裒成巨帙”，

可是，因“太夫人之家，本不欲以诗传，故散失已

多，无从收拾。即以此论，亦不过存什一于千百”。

那逊兰保的诗多系早年之作，盛昱记忆中的母亲

“中岁喜读有用书，终年碕碕经史，诗不多作”，

那逊兰保的丈夫恒恩于同治丙寅年（1866）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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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痛之下的那逊兰保觉得“内事摒当，外御忧患，

境日以困，遂绝不复为诗”［1］。由此可见那逊兰保

习诗多是闲暇所为，非专力为之，但因其富有才

华，所以作品也能自成一家。著名学者李慈铭为

《芸香馆遗诗》作序，称赞那逊兰保诗作是“清而

弥韵，丽而不佻。高格出于自然，深思托以遥情。

怀人送远之什，登山临水之吟，踵转风骚，熔情

陶谢，洵足抗美遥代，传示后来，名士逊其智珠，

国史炜其彤管矣”。这些话或有溢美之嫌，但盛昱

跋中所引时人称赞那逊兰保诗作“清雄绮丽，文

意不自满，而诗实可传”之语，倒是非为虚妄之词。

因为女性生存的空间所限，她们的文学交流

空间也极为有限，因此，那逊兰保诗集中，和家

人、亲戚、朋友的奉赠送别类诗歌是她书写的主

要内容。《瀛俊二兄奉使库伦，故吾家也，送行之

日率成此诗》是亲友间交往的代表性作品，诗云：

四岁来京师，卅载辞故乡。故乡在何

所？塞北云茫茫。成吉有遗谱，库伦余故疆。

弯弧十万众，天骄自古强。夕宿便毡幕，朝

餐甘湩浆。幸逢大一统，中外无边防。带刀

入宿卫，列爵袭冠裳。自笑闺阁质，早易时

世妆。无梦到鞍马，有意工文章。绿窗事粉

黛，红镫勤缥缃。华夷隔风气，故国为殊方。

问以啁哳语，逊谢称全忘。我兄承使命，将

归昼锦堂。乃作异域视，举家心徬徨。我独
有一言，临行奉离觞。天子守四夷，原为捍

要荒。近闻颇柔懦，醇俗醨其常。所愧非男
儿，归愿无由偿。冀兄加振厉，旧业须重光。

勿为儿女泣，相对徒悲伤。［1］

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是抒情和叙事交织并行

的。诗歌中所摹写的历史、自然等物象本身就蕴

涵着诗性浓郁的意象与意境。在叙事的诗歌中，

自然也成为叙事意象的组成部分，叙事诗歌中的

意象，将一地一景的空间感凸显出来，增强了叙

事的可视性与直观感。《瀛俊二兄奉使库伦，故吾

家也，送行之日率成此诗》剪裁了京师、塞北、库

伦等一连串的空间意象，描画出诗人心中变迁的

故乡风貌。那逊兰保幼年远离故土，家乡的风情

和民族的荣光只能从长辈的言传口述中留下印

记，对于故土的种种忆念，是其民族感情自发心

理的显现。这首诗的思想表达属于中国古代诗歌

中传统的思乡主题，作者特定的民族属性赋予了

汉文化影响诗思带来的民族融合的新意蕴。在习

见的送别叙写中，诗人从本事中阐发出高远的思

致，作品虽然写于送别兄长之时，主要篇幅却是

历数自己对于故土的眷恋和对当下文化气质的认

同。空间的转移包孕了时间的流动，在特定的时

空场域，透过为奉使出行的二兄送别事件，展示

了诗人家族在清代的生活变迁。家族的荣显既然

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当然要勉力兄长戍边卫国。

不同于通俗文学叙事多着眼于具体的事件本身，

诗歌因其内涵的抒情品质，往往超越了叙事的具

体本事。这首诗作为五律长诗，四十句二百字，

在那逊兰保诗集中并不多见，整首诗的抒情和叙

事全然是杜甫《北征》的模式，或在抒情中插入叙

事，或在纵向叙述中插入横向描写，或在描写中

转入议论。使得诗作顿挫起伏、情感跌宕。诗末

化用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无为在歧路，

儿女共沾巾”之健朗笔触，让别离的愁绪远离自

己的亲人。

唐代诗歌是古代诗歌史上的高峰，无数经典

诗作成为后世诗歌史上的“母题”，诗人们在习诗

时不由自主地就会把目光投向这里。作为“从少

年时代就培养了对汉族古典诗歌的浓厚兴趣”［2］1

的清代女性诗人，那逊兰保注目唐诗是很自然的

事情，因此，她在诗歌创作中常常法乳唐人经典

诗作。《庚申冬寄外，时在滦阳》诗云：“漫道相

思苦，从悲行路难。烽烟三辅近，风雪一裘寒。去

住都无信，浮沈奈此官。亲裁三百字，替竹报平

安。”诗中颔联再次化用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中“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之诗句，而整首诗

中弥漫的对丈夫的深切思念，更是唐代王昌龄闺

怨类诗歌模式。《清史稿·文宗本纪》载：“（咸

丰）十年庚申⋯⋯六月夷人犯新河，官军退守塘

沽。七月，大沽炮台失守⋯⋯僧格林沁退守通州。

八月洋兵至通州⋯⋯瑞麟等与战于八里桥，不

利。命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办理抚局。上幸

木兰⋯⋯驻跸避暑山庄。九月，抚局成⋯⋯十月，

诏天气渐寒，暂缓回銮。”［3］760-761那逊兰保的丈夫

恒恩彼时随咸丰皇帝远离京师，与家人分隔两地，

那逊兰保在自己内心的忧思无法派遣的时候，选

择以诗歌的形式将之记叙下来。

“微妙的情感体验是否被觉察，要依这种体

验在一定的文化中被培养的程度而定。”［4］200那

逊兰保虽然是蒙古族诗人，但她生活的时代和环

境并不能让她有很多的外出活动，所以描述家庭

友朋亲情是其诗歌的主流。而她又有着很好的文

学素养，所以在她的笔下对于家庭生活有着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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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腻而生动的描述。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庭伦理、

婚姻爱情无疑是最能触动读者心怀的题材，林语

堂认为：“家是中国人文主义的象征”［5］89，因此，

讲述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聚散悲喜交集题材的文

学作品无疑最容易产生最大范围的影响力。论者

谓那逊兰保“蕙性夙成，苕华绝出”［6］，信然若此。

诗人无论是描景写意，还是状物镂情，都善以清

词秀句和新巧的技法传递于读者。如《赏雪》中的

“尊酒未终明月上，爱他天地一般凉”，本当说是

漫天飘舞的雪花，满地一派银白，而诗人出以温

度的“凉”，使由视觉转化为感觉，令人着实觉得

寒气袭人。又如《得凤仪大嫂盛京书》“偶对好花

思笑貌，时从明月想仪容”，诗句刻写思念亲人的

美好情意，真挚感人，而又韵味醇浓。那逊兰保

这类题材的诗作还有《题〈冰雪堂诗稿〉》《和友兰

三姊留别韵》《五月廿八日即席再别友兰三姊》《和

友兰三姊杭州见怀原韵》《祝归真师八十寿》等，

都能巧用“偶对”“时从”这类时空不确定的诗性

语言，使得亲友间的离居酬唱诗不粘滞于分离层

面的悲情，而是跃升至情感可以跨越万水千山的

思想层面。

二

女性诗人的创作多围绕家庭中人来叙写，是

因为家庭在女子的生存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宗规、家训的制约，使得生活在古代的女子在女

性权力和行为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清代女诗

人的主体是闺秀女子，其中生活于望族或官宦家

庭的女性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女性诗人的成长大

抵囿于家族之中，女诗人所进行的文学活动也大

抵被限制在读书人所占比重较大的社会中上层。

在这一点上，蒙古族上层家庭也不例外。一般而

言，这样的家庭文化氛围很好，因此，女诗人无

论是学习条件、图书条件，还是诗歌作品的出版

以及流传，都得到家庭的很大帮助。冼玉清在《广

东女子佚文考·自序》中说：“就人事而言，则

作者成名，大抵有赖于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

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

士之妻，闺房唱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易

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

则流誉自广。”［7］那逊兰保就是这种范式的代表性

人物。那逊兰保有来自家族的高门血统，对于她

来说，娘家的声望与生俱来；其次，又因门当户

对的联姻观念而嫁给既有功名地位又有文化的男

子，丈夫及孩子的地位都对她的人生产生重要影

响，进而影响到她的诗歌创作，甚至也影响到她

的诗集的编纂和传播。钱穆指出：“‘家族’是中

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

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

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

切。”［8］51“社会重心，文化命脉，在下不在上，一

皆寄托于此。”［9］248古中国的宗法传统社会中，家

族在传承文化学术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清代社

会的发展进程决定了蒙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和是从

上到下一体式的，因此，当蒙文化家族与科举考

试结合后，蒙世家大族中的传统文化因子就会被

进一步激活，并在社会文化体系的建构中发挥着

独特的、巨大的作用。

那逊兰保出身于官宦世家，家庭中一直有文

化传播意识，无论是父家还是出嫁后的夫家对文

化业绩的追求都是相当强烈的。生长在这样的家

庭，即使是女性，文化意识也很强烈。那逊兰保

幼年即在家塾中跟家中的兄弟一起读书，接受相

同的教育。良好的教育是其成为诗人进行诗歌创

作的必备条件。家族中长辈的文学成就也往往为

后辈所钦羡，因女诗人与外人接触少，对家族之

外的世界认知少，也因之更成为女诗人学习的对

象。这里我们需要将考察的视角移向与母教相关

联的“外家”。在清代很多文化家族的演进过程

中，外家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关于此点，罗时进

先生的阐述甚为周详。由于那逊兰保的外家风气

相对开放，女性在家族中从事文学阅读和文化研

习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在婚配时因为更

重视文化和道德层次，因此所嫁与的也同样是文

化家族。这样的家族在丈夫长期游宦或早逝时，

母亲就担负起教育和培养子女的责任。“每当此

际，为了使子女有一个更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

她们往往动员外家的力量，让母系家族成为母教

的延伸，使整个外家成为重要的支持力量。同时，

外家源于亲情，也源于文化传承的需要，每每尽

心尽力，有意识地培育、扶持外孙或外甥。这样，

‘母教’实际上扩大为‘母系教育’，这对学术和

文学人才的培养具有特殊意义。”［10］46那逊兰保

的外祖母金墀是满族旗人，姓完颜氏，著名女诗

人，著有《绿芸轩诗钞》，诗作多以表现闲情为主，

致力于清疏诗境的营造。受到外祖母的熏陶，那

逊兰保诗歌风格也以清为主。而这种艺术风格体

现最为鲜明的就是在其诗集中占有重要比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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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景、咏物、纪游类闲暇之作。其五绝《成趣园夜

坐》，诗云：“林壑杳以深，拂石坐忘冷。凉月不

亲人，孤松转清影。”诗人以深杳林壑、月下凉石、

孤松等清疏意象勾勒出夜晚幽阒的成趣园，诗境

清幽孤寂，显然是承续唐代王维风格。

那逊兰保诗作中所描绘的风景和实物，大都

取自诗人生活的北京周边地区，如西山的大觉寺、

秘魔崖等。诗人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仔细观察周

遭环境，在寻常景物间擅于发现不凡之处，并以

写实笔法将之复现于诗歌中，读来如随其行，如

探其心。如《游西山》其一云：“清晨驾巾车，日

晡到山脚。顿簸不辞劳，山灵如有约。转路入烟

霞，回头隔城郭。危磴杂松楸，远寺闻钟铎。孤青

表遥峰，万绿争一壑。行行下笋舆，径窄步引却。

还与叩僧寮，荒荒红日落。”西山是北京西郊的风

景区，诗人选取险峰、远寺、钟声以及烟霞、落

日等意象入诗，在清晨到日落的一天之中移步换

景，随着时间流而改变空间景物，将自然景象的

改变与人的旅途进程有机结合。其二云：“我爱

秘魔崖，怪石高撑天。复爱宝珠洞，下瞰及平田。

快哉御风行，顷刻如登仙。探幽及穷僻，选胜防

人先。所愧腰脚劣，呼婢相引牵。夹路橡实厚，

嵌石孤花鲜。流连剧忘归，峰峰凝暮烟。”位于西

山八大处的证果寺为八大处最古老的寺院，坐落

于卢师山上。寺后秘魔崖峰顶有一巨岩突兀而

出，极其险峻。崖壁镌刻“天然幽谷”四字，崖侧

有一石洞，据传为卢师和尚修行之所。清代诗人

对秘魔崖风景多有赞述，乾隆年间的蒙古族诗人

法式善就曾创作了数首关于秘魔崖的佳作。那逊

兰保在这首作品中并不单纯写景，而是寓情于景，

在情景交融中抒发了诗人对自然的热爱之情。山

水诗虽然产生于晋末，但彼时谢灵运笔下的山水

仅是摹象而已，并不能融情入景，到了唐代王维

孟浩然才完成了山水诗歌中的情景交融，而后世

诗人在书写山水诗歌时也更多地以王孟诗风为范

式。与此同时，诗人还表明了自己虽是须眉女子，

探幽访胜，却也不遑多让男子的风姿，展示了蒙

古族女性的豪壮之情。

三

清代蒙古族女性诗人创作与古代文学史中的

女性叙写基本是一致的，大多数的诗作没有鲜明

的民族特性，她们笔下的描写对象似乎生活在虚

拟的情境中，从未经历过冲突、变化和选择。女

性形象的内涵和涉及女性的生活场域被固定在婚

姻和爱情的范围内，对女性完整真实的自我缺少

细致的了解与体察，描写者很多是贵族妇女，她

们对于下层妇女（比如婢女）的关注常显得遥远

而生疏。但是，那逊兰保在其间对女性的体察显

得格外特出。她的诗作中记述了对婢女的关怀。

《仆妇李氏随余六七年，今为家大嫂凤仪夫人携

往盛京，因成十韵以畀之》诗云：

聚散原无定，亲疏各有缘。料应难惜别，

无那总情牵。意逐辽东水，思萦蓟北烟。随

人千里外，伴我十年前。挑绣资分线，梳妆

倩整钿。他时我还忆，此去汝堪怜。衣服随

行笥，平安好寄笺。离怀飞鸟迹，心绪落花

天。旧主思休切，新知礼欲虔。沈阳吾旧里，

古迹待归传。［1］

诗作中“随人千里外，伴我十年前。挑绣资分

线，梳妆倩整钿”的细节回忆能见主仆间的深挚

情谊，而“旧主思休切，新知礼欲虔”又是主对仆

的周到提点，殷切嘱托传达了非一般的情感。又

作《以布衣一袭赠仆妇李氏》：“缕缕丝牵别绪真，

布衣一袭赠离人。前途冷暖原难料，借得斯名要

谨身。”七绝的语言虽然简短，但其间蕴涵的深切

关怀和惜别留恋之情却是真挚而悠长的。诗人虽

然在家庭中居于“主”位，但在生活中并未受到主

奴关系的约束，这首诗中她摒弃了主仆关系，对

即将离开自己的婢女表达了真切的关心。像这样

专门为仆人写送别诗且与仆人关系如此亲密的诗

人，在女性文学叙写中还是不多见的。

明清时期女性文学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

盛局面，然而女性诗词作品大部分仍然只在闺闱

之内或诗友之间流传、欣赏；小部分才由家族男

性文人辑录并刊刻成书，在有限的范围内赠送或

存留。正如光绪间女诗人施补华所说：“世谓井臼

缝纫为妇人之事，不宜偏近文字。又谓闺帷所作，

不宜传述人口如学士然。”［11］文学在彼时只是妇

德之附庸，少数民族女诗人同汉族女性诗人的观

念在此点上并无分别。清代尽管是女性作家最多，

女性文学最为兴盛的朝代，但是因为文化传统的

深层影响，女性的文学才艺并未得到充分的施展，

有时处在被抑制的状况中。徐世昌《晚晴簃诗汇》

载那逊兰保在丈夫去世后不复为诗，“同治丙寅，

副宪逝世，遂绝不为诗”。从这里可以看出，源自

颇具影响力的世习，即使是风气开明的蒙古族，

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积习的作用。对女性而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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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作更多时候都只是生活边缘的点缀。“总之，

女人的性格——她的信仰、价值观念、智慧、道德、

格调和行为——显而易见的，我们都可以从她的

处境来解释。笼统地说，没有给予女人超越性这个

事实，使她无法达到人类的崇高境界，诸如正义、

豪侠、大公无私，以及想象力和创造力。”［12］409当

然，在她们的诗作中也有对自己才华的肯定，那

逊兰保在其诗作《题冰雪堂诗稿》中明确地指出：

“国风周南冠四始，吟咏由来闺阁起。漫言女子贵

无才，从古诗人属女子。”时人认为此诗“足为闺

门生色”［13］。而且《寄心庵诗话》载“莲友女史系

出外藩，深于经史”，并评论其诗作“寒风添竹得

闲声”句，妙在“得闲声”三字，体物入微。这些

都是时人对那逊兰保才华的肯定之论。

作为蒙古族女诗人，那逊兰保在诗歌方面取

得了骄人的成绩，她属于“后来因为某种机缘来

到内地，写出的作品仍然保留浓郁的蒙古族民族

特色”［14］3的诗人。从现存的篇什不多的诗作中可

以看出，对于各体诗歌，那逊兰保都能熟练掌握，

尤其是近体诗更为突出。在语言的提炼上，诗人

也是精益求精，进而形成诗韵轻灵、语言工丽却

又富于自然美的诗歌特色。其《小园偶兴》云：

“小步意徘徊，西风几阵催。淡烟随暮起，落日促

秋来。红叶点高树，黄花压翠苔。晚来清兴好，随

意过平台。”深秋时节，暮色苍茫中的诗人在小园

香径的徘徊中，观看红叶黄花。“从孤寂生活的深

处，女人领会了应该对自己的生活采取何种态度。

她对过去、死和时光的流逝，比男人更有切身的

经验。”［12］411文学创作是一种最具个人创造性的

精神生产方式，当那逊兰保将自己对于世界的情

感体验、感受、评价诉诸诗行，力求在其间表达

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时，从某种程度上看来，她

写下的文字已不仅仅属于自己，而是代表了她的

民族属性、她的阶层价值观，甚而是像她一样的

女性对世界的看法。自然，她的创作灵感都来源

于生活，然而也有她曾受过的教育和她潜在的才

华的影响。因此，物候变迁，季节更迭，都成为那

逊兰保挥发诗情的绝佳对象。娴静的诗人，在春

夏秋冬的鸟语绿荫落叶赏雪时节感受着生命流逝

的点点滴滴，无论诗作是通俗明快还是典雅含蓄，

都体现了唐诗中那种行云流水般的自在自然的诗

歌意境。“滴遍芭蕉雨，秋晴写一庭。云容沉水白，

山色接天青。树寂蝉添籁，花眠鸟唤醒。卷帘新

爽入，斜照上疏棂。”（《秋晴》）颔联的“沉”和“接”

字，将云水、天山巧妙地融在一起，而秋日晴空

的天高云淡、蝉寂鸟鸣也在诗人的淡然书写中跃

然纸上。

不过，任何时候，“他们对生活的审美感受、

审美体验、审美判断和评价以及运用文学语言反

映生活的技巧、风格，都受到时代精神、社会意

识、公共心理、民族特性、阶级意识等因素的影

响”［15］116。因之，从传统的角色分工考虑，那逊兰

保认为“偶耽薄饮忘家务，每为微吟误女工”（《春

日三首》之二）。用“忘”和“误”说明在其心中，

做家务、女红才是女子的本色。但是她也有“清

标傲骨绝群流，凡卉输君一百筹”（《咏菊》）的不

甘之语。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更加说明晚清的女

性诗人们在理家闲暇之际书写这样赋予女性理想

的觉醒之语，是伴随着对其性别角色的思考中的

巨大的痛苦和勇气的。在晚清的大时代氛围中，

诗人们大都旨在回应强国保种、救亡图存的时代

命题。因而，那逊兰保笔下的女性形象作为家国

问题的一部分而被思考与塑造。

闺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使那逊兰保只能从

有限的活动环境中《寻诗》（“绿窗人静篆烟消，

春引诗情上柳条。正欲寻题无觅处，小环报道是

花朝”）、《检书》（“傍架齐书小课功，安排身入古

香中。旧遗花样新翻得，又省窗前细剪红”）。读

书对知识女性产生了积极影响，滋润她们的心

田，开拓她们的精神。让她们学会用文字表达自

己的眷恋悲哀。然而，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西

蒙·波娃（Simon de Beauvior）也指出：“业余的

女作家们则认为文字只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的

方法，一种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工具，只需要直接

表达自己的感觉。”［12］500在文学构件上，清末蒙

古族女性诗人并未与现实的女性生活、女性情感，

特别是女性主体意识切实相通、紧密关联，从对

这些女性形象的梳理中，可以看出晚清作者的家

园理想充满矛盾，个中心结和理路正与20世纪中

国的激进思潮相辉映。那逊兰保处于那个大时代

风潮即将到来的时代中，她通过女性的直觉，即

使在封闭的闺阁环境里，依然敏锐地感受到了时

代的新气息。并将这种敏锐感融入诗篇，在诗作

中呈现出自由、潇洒、豪迈的生命魅力。“自是高

标韵自长，不将颜色都群芳。爱他闺阁生花笔，

写出人间第一香”（题香湖女士《墨兰册》）就是她

在承传了家族文学精神，在时代女性创作风会中

不甘人后的思想觉醒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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